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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锦县街津口村赫哲族

调 查 报 告





第一部分　　一般概况

一 、 民 族 名 称 和 民 族 由 来

（一）民族名称

黑龙江省富锦县街津口村（现同江县管辖）的赫哲族，对本民族自称“那乃”是“本地

人”或“土人”之意。但因这个民族散居于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广大地区，各地

土语方言各异，而民族内部也有不同的自称，所以“本地人”或“土人”一词，在赫哲族中

又有三种说法：居于富锦县大屯溯松花江上游的赫哲族，自称“那贝”；从嘎尔当至黑龙江

沿岸的勤得利村之间者自称“那乃”；从八岔村顺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沿岸者自称“那尼

傲”。“那”是汉语中的“本地”、“当地”的意思；“乃”、“贝”和“尼傲”都是汉语

中的“人”之意。所以，从赫哲语的音节上听来，对本民族名称似乎存在着不同的自称，其

实，他们称呼的内容，意思是相同的。

赫哲族内部因其来源不同，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他称：由勤得利村沿江上游的人，被其

下游的人称为“奇楞”；上游的人称下游的人为“赫真”

关于“奇楞”、“赫真”的称呼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在赫哲语中，“东方”和“下游”是同一词

、勤得利村以上的人称呼下游的人为“赫吉斯勒”。按赫哲人的习惯，他们常常根据

人们居处的不同方位，作为对某些人的称呼

语，都称“赫吉勒”。估计，“赫吉斯勒”可能是“赫吉勒”的变音；因而“赫吉斯勒”可

能有“东方的人”、“下游的人”之意，“赫吉斯勒”的意思是“赫真们”。所以，“赫

真”的意思，可能就是“东方的人们”或“下游的人们”。

、赫哲族中有姓齐的人，“齐”姓在赫哲族中称“奇楞哈拉”。居于勤得利村沿江下

游的人称其上游的人为“奇楞斯勒”，即“姓齐的人们”之意。为什么他们把所有居于上游

的人们都称“奇楞斯勒”呢？可能是这样：氏族组织失去作用后，“奇楞哈拉”的人，最先

在勤得利村沿江上游居住下来，于是居于其下游的人就称他们为“奇楞斯勒”。后来，“尤

可勒哈拉”及其它姓的人也迁来此地。但下游的人仍不加分辨地还一律以“姓齐的人们”称

呼之。后来“奇楞斯勒”简称“奇楞”，于是“奇楞”就成了居住此广大地区的人们的代名

称。

、在赫哲族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传说，认为姓尤的人们是从黑河（泛指黑龙江）上游

放木筏来此地的；还说赫哲族与鄂伦春族同出一源。清王朝称鄂伦春族为“乞嫩”、“

森”或“奇勒尔”，而“奇楞”是“乞嫩”的同语异写。这里有可能是姓尤的人们从黑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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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赫哲族的姓氏

赫哲族称姓氏为“哈拉”，在某姓的后边都加上“哈拉”二字。其姓氏为数不多，主要

来之后，就在勤得利村以上地区散居下来。清政府仍称其“奇楞”；于是下游的人就称他们

为“奇楞斯勒”。后来凡是迁居此地的人，不问其族源由来，都一概称之为“奇楞”了。

因为上游的人住在江边，以、还有人说，“奇楞斯勒”的涵义是“住在江边的人”

这

捕鱼为生，故以此称呼他们，后来“奇楞斯勒”转音为“奇楞”。过去汉族并不按照赫哲族

的“自称”和“相互之间的他称”称呼他们，而是称他们为“鱼皮鞑子”或“老鞑子”

些称呼有歧视、卑视之意；现在已无此称呼

、齐、舒、卢等十几个姓氏。同一汉姓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个有：尤、毕、吴、何、葛、

“哈拉莫昆”的人；也就是说，汉姓相同的人，他们的宗族不一定相同

现在赫哲族每个人都有汉姓 其汉姓一般是根据赫哲姓的第一音或意义转化而来的

个汉姓往往有相对的数个赫哲姓。将现在姓氏列举如下：

尤：“尤可勒哈拉”、“奇楞哈拉”；

齐：“奇楞哈拉”；

和“毕拉哈拉”；何：“何哲日哈拉”，“毕拉坑克哈拉”

毕：“毕日坦克哈拉”和“毕拉哈拉”；

吴：“吴丁克哈拉”和“吴昧哈拉”；

傅：“傅特哈拉”、“马林卡哈拉”，也有个别傅姓称“傅什哈拉”和“胡什哈哩哈

拉”；

胡：“马林卡哈拉”；

葛：“葛克日哈拉”、“葛宜克依哈拉”；

董：“董抗哈拉”；

卢：“卢义如哈拉”；

黄：“苏阳克哈拉”、“朝日朝恩克哈拉”；

舒：“舒穆录”；

佟：“给温克哈拉”。

（三）民族由来

关于赫哲族的由来，街津口村的赫哲人中，基本有两种传说：

其一说本民族是从黑河（黑龙江）上游迁来的。他们说，很早以前，赫哲族的祖先居住在

黑河上游一带，以渔猎为生。后来在黑河上游住不下去了，他们用大木扎筏，顺黑河而下，

伦春）；近

也没有一定的目的地，看到什么地方好，就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沿黑龙江（赫哲人称黑河）

两岸都有赫哲人。沿途留下来的人，靠山者以狩猎为生，他们就是奥洛楚人（

水的就以渔为业。那时候，他们人数很多，年年向下移动，走在前面的人为给后走的人指示

一



清朝末期和民

几户汉族。

各村人口数不一，每个历史时期人口数变动较大。在街津口村访问过几位汉、赫哲族老人，

他们也很难提供每个历史时期

国初年，赫哲族的人口数大致如下：

蒙古力：全屯有二十几户，除四、五户汉族外，其余均为赫哲族。

苏苏屯：全屯约有一百户，有七十几户赫哲族。

万里霍通：约有二十几户，内有十几户赫哲族。

卡库玛：约二十几户赫哲族，十几户汉族。

嘎尔当：约一百余户，

大屯：约有六十几户赫哲族、三十余户汉族。

其中赫哲族七十多户。

十霍通吉林：约三十多户，赫哲族二十几户，

方向，就在黑河与松花江的交汇点，扎了沿江而下指示方向的草耙。 但走在后面的人来到三

江口（指牡丹江、松花江、黑龙江交汇后的江段）时，被风刮的草耙箭头转了方向，改成指

向西南方（要向黑河下游去，应从三江口向东北走）。这样，走在后面的人就认为先走的人

都到松花江上游去了，于是掉转筏头溯江而上；但始终没赶上走在前边的人，只好在松花江

两岸居住下来 现在从佳木斯市到同江乡（今为同江镇），还有一系列赫哲人住过的村庄仍

保留下来，如蒙古力、苏苏屯、大屯、下吉利、图斯克等村屯。

他们还说，黑龙江北岸有一个村称“薛尔固”地方，早年也是赫哲人的村庄，最初有一

姓尤的大氏族占据这个村庄，他家大、势大，专靠在江边劫取由黑河上游放下来的木筏，将

俘获的人为他家当奴隶。后来人们不甘心向尤家低声下气，有意反抗；但又不是尤家的对

手，抵挡不过，也无力再向黑河下游移动了，便在“薛尔固”沿江以上各地居住下来。据

说，这也是赫哲人在松花江沿岸居住下来，而没有移向下游的原因之一。

据说烧包袱是祭奠金兀术和在白城战殁的

另有一种传说：赫哲人是金兀术的后代。据老年人讲，从前金兀术曾在白城（阿城县附

近之金代上京会宁府）和岳飞打仗（实际岳飞未到过白城，金兀术被打败，率领余众沿松花

江下行，一部分人过了黑龙江；一部分便在松花江沿岸住下来，赫哲人就是他们的后裔。每

年除夕晚间，住在勤得利村沿江上游的赫哲人家都烧包袱（也有人说，只有同江乡以上的人

才烧包袱）。烧包袱时，先在庭院中燃起一大、一小两堆篝火；大火表示阳火，代表烧包袱

者本人；小火表示阴火，就在阴火上烧包袱。包袱是用黄纸糊成“口裕”型，两端各有口，

里边装着用金、银箔折成的元宝，每次烧十几包。

亡灵。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赫哲人烧包袱为了祭奠自己的祖先，与金兀术无

关。

二 、 人 口

（ 一） 人 口分 布

赫哲族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南岸和乌苏里江西岸，与汉、满、朝鲜族杂居相处。

哲族的确切人口数字，只能做大体上的估计



下吉利：约有二十几户，汉、赫哲族各半

古布扎拉：约有十五六户赫哲族、四五户汉族；但有人说汉族十几户

图斯克：约有赫哲族三十多户，无汉族；但有人说：有赫哲族八十多户。

尼尔博：约有三十几户赫哲族

拉哈苏苏：约有二十余户赫哲族。

齐齐喀：约有十几户，其中有五六户赫哲族。

降。

在清王朝及旧中国军阀的残酷统治下，赫哲族人口日益减少，日伪统治时期更急剧下

年日伪强迫赫哲族迁至一、二、三部落沼泽地区，不能从事渔猎生产，无衣无食，

三部落有一百二十余户赫哲族，在三四年中死亡五十余人

受尽天寒地冻之苦；不服水土，疾病流行；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施行种种迫害手段，造成赫哲

族人口大量死亡。 二部落人口

死亡也是惊人的，具体数字如下：

有的人在部落中虽然幸免于死，渴望到祖国解放了，但因受尽了摧残，体质坏到了极

点，迁出部落不久，也离开了人世间。上表中，尤林芝的伯母、梁才的叔父即如此死去的。

这些人虽不是直接死于日伪残酷统治之下，但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惨无人道，摧残中华民

族的结果。

现在街津口村的赫哲族居民，都是解放后从二、三部落迁来的，无从了解一部落的情况。

但从上面关于二、三部落的人口统计来看，可以确信，在一部落死去的人数是不会少的



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前夕，街津口村居民略有减少，约有三十余户；有半数“九

其它十几户则分散居于街津口村附近之宁河通、克木、寒葱沟、钓鱼台后山等地，到

民国初年，街津口村有十五六户人家。其中有十几户赫哲族：杨哈番、马谷、老营

尤同阿、尤德顺、正锁、傅哈荣、姑哥阿等。其后外地人不断迁来街津口村，村头、正月、

居住在村内的只有二十几户，其中赫哲人家：杨哈番、傅哈番、全福、双江民将近四十户

等

人家居于村内，其中赫哲族户数不详。

年日伪为了杜绝赫哲族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也为了将赫哲族集中起来便于统

治，实行集村并屯办法，强迫许多人家从哈鱼、得勒气、莫日红阔和寒葱沟等地迁至街津口

村中，居民剧增至四十六七户。

年至 年日伪强迫街津口村及其附近的赫哲族迁至一、二、三部落。只有傅有

才、吴德喜，因报成汉族，才得以幸免。尤林芝迁走三口人，只留下其伯父等三口人

“九三”解放后，一、二、三部落的赫哲族纷纷迁回故乡。原居哈鱼、齐齐喀、莫日红

阔、得勒气等地的赫哲族也先后迁至街津口村内，形成赫哲、汉、朝鲜、满等民族交错杂居的

村子。

新中国建立后，赫哲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人口显著增多，

以街津口村的二十六户赫哲族为例，

人，增长

下：

年仅有九十四人，至 年 月已增至一百三十三

以上。全村现有居民九十二户，三百九十四人。各族人口比例、年龄组别如

历年人口增减统计表

（二）街津口村赫哲族人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强和其中男十一人，女十八人；占比例分别是

；有半劳动力二十九人，街津口村赫哲族中有男人整劳动力三十人，占本民族人口

在一百三十三人中，其年龄组别如下：这二十六户赫哲族均为贫农成分



（三）人口增减的原因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时止，赫哲族人口是一个锐从清朝末年至

减的历程。仅就前面所列举这个地区人口统计为例，民国初年尚有赫哲族居民四百三四十

户，约有人口二千余人。但至 年“九三”解放前夕，其人口只有三百多人，在短暂的四

十年中，人口减少

赫哲族人口为什么如此快速地大量减少？这里有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多种原

因。

手段迫害少数民族人民的

封建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历史上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以极端毒辣的

清朝统治者、旧中国的军阀都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对各族人民的摧残已达极点。他们为了戕杀英勇强悍

的赫哲族人民，曾大量地向这个民族中输送鸦片，使很多人吸毒。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日甚一日之时，对赫哲族人民渔猎经济的掠夺，诱吸鸦片，残害体质，丝毫犹未放松，反而

有增无减，并诱惑种植

的鸦片烟区

鼓励居民大量吸食。于是饶河、抚远、富锦等县很快成为著名

鸦片的流毒，严重地危害了赫哲族人们的体质健康，甚至造成夭亡。妇女吸食

鸦片以后，不仅体质衰弱，无力操持家务，而且造成许多人终身不能生育

日伪统治时期，赫哲人濒于灭族的危运。不论赫哲族还是汉族人民，只要与苏联稍有来

往，或者认为有通苏的嫌疑，便立即受到特务、宪兵的迫害或屠杀。日伪把赫哲族人民当牛

马看待。有一年冬天，一大批赫哲族劳工被日伪抓到同江去，日伪统治者只是逼他们干活，对

他们的起码生活条件毫无保障。因而有些人冻饿而死

年日伪将大批赫哲族强迫迁至一、二、三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挑拨赫哲族与其他民族人民的关系，切断赫哲

族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企图消灭赫哲族。

部落。那里疫病流行，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疫病不但不医治反而抽血试验，并往二部落的井中

放毒药，使赫哲人大量死亡。

政治地位极其低下，而且生活也丝毫没有保障）生活无保障。解放前，赫哲族不仅

民族被歧视，生活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大姑娘无衣裤可穿，睡眠无被褥，只好以麻袋当被

子，多人争着盖。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前途不抱任何希望，敷衍了事，活一天算一天，愁眉苦

脸。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和动态。不希望生儿育女，并把民族繁衍当成一种负担，人口

根本不能增殖。

年）四排村发

由于长期遭受反动统治，赫哲族的物质生活极端低下，卫生状况恶劣，无医无药，卫生

知识贫乏。所以经常发生黄疸、瘟疫、痢疾、天花等传染病。在求医无着，购药无物的情况

下，只有请萨满跳神问卜，耗费物质、人力、财力之后，还是贻误人们的生命，往往十几户

或数十户，甚至全村人口死光。这种悲惨凄凉情景时有发生。民国四年（

死去很多人，杨哈番生一次传染病，死去二十余人。日伪统治时期，街津口村传染病流

家中有二十多人，在这次疫病

遭一次时疫，全屯的人们全都死光。

全家仅其一名孙女幸免于死。据一位老人讲，一百年前，

街津口村还未建立时，在这个村附近有一小屯子，



由于疫病流行，不时地夺去赫哲人的宝贵生命的事实，在赫哲族故事和“依玛坎”中均

可见，疫疠为害，是赫哲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大量的记述

赫哲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是捕鱼狩猎 捕鱼时，顾不）恶劣的生产环境，致疾病缠身

肢或腰部受潮湿，造成关节痛甚至致残。冬季狩猎入山，冰雪在肩，寻踪逐兽

了寒风凛冽、冰凌刺骨，常常在结冰或淌冰排之际进入水中捕捞。如此日久天长，人们的下

露宿野外，

只有篝火，猎犬与之伴宿。这种恶劣的生产环境和不规律的生活方式，也是造成多病的原因

之一，未老先衰，中途夭折的人不在少数。

赫哲族妇女勤劳智慧，她们不仅承担全部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还要参加加工鱼兽肉，

甚至农耕、捕鱼撒网、划船等重劳动也干，劳累不堪。这种情况在孕期、产后都得不到改善；

一些人产后受病，轻者终身不再生育，重者早逝。

）赫哲族长期以来与外民族交错杂居，关系极为密切，与外联姻，尤其清朝统治者将

赫哲族编入八旗后，许多人被同化于外族。这也是赫哲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

所以人口急剧增加，其速度之快，为本民族空前所未有

年“九三”解放后，上述四种造成赫哲族人口减少的原因及其它因素都不复存在了，

解放后十几年中，从赫哲族整体来

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看，人口增加近百分之五十；街津口村增加百分之四十一还强

总之，生产、生活条件

）解放后，赫哲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彻底翻了身，在政治上废除了民族歧视

和民族压迫，实行民族一律平等。他们参加了政权管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构中，有本

民族的代表参加，成了国家的主人。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善，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收入日益增加，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家家过着舒心的日子。宽松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

思想意识，他们对生儿育女不再看做是一种负担，而当喜事和乐趣

的改变，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发展人口创造了良好条件。

政府为了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教育下，赫哲族人民的不利于民族发展、有碍体质健康的不

良习惯大为消除，不再吸食鸦片，也不再歧视妇女，产妇和婴儿得到了妥善照顾

保护产妇和婴儿的健康，培养了新法接生员，产妇得到安全分娩，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百

分之八十，降低到百分之二十。这是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之

党积极提高赫哲人的卫生知识，改善医疗设施。有人患病时，他们不再请萨满跳神，而

是到附近村子或去同江乡请医生治疗。政府则定期派医生到街津口村巡回治疗，并定期注射

防疫针。这些有力医疗措施，大为减少了人口的死亡

）青年人的婚姻问题得到解决。解放前，赫哲族因当时的生活非常贫困，吃了上顿无

下顿，许多男青年娶不上媳妇，男女婚姻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解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

高了，摆脱了贫困，青年人到了婚龄就可以相爱成婚了。尤其婚姻法的颁布，男女婚姻冲破

父母包办的束缚，可以自由恋爱。保证了男女双方的合法权益和后代的健康。

）生活水平提高，不再挨饿受冻，疾病大为减少。远出深山狩猎，带有足够的所需物

品，不受冻饿的威胁，如果患病时，也能及时治疗，贻误生命之事大为减少

无怪乎赫哲族人

赫哲族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共产党给赫哲族人民带来了人口繁兴，

生活欣欣向荣；是党指引着赫哲族人民走向光明，奔向社会主义广阔大道

民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赫哲人早死光了”



三、自然环境和物产

涧有常年流水潺

街津口村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的西北角。抚远县的西面和南面分别与饶河、富锦县接

壤；北面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

街津口村共有九十二户人家。村子为狭长形，一条主要街道横贯东西，其长不到一百五

十公尺。村民房屋排列在街道的南北两侧，而赫哲族则集中居于村子的西角上。黑龙江与松

花江在同江乡附近汇合后，人们称为混同江，街津口村在混同江南岸

这里的山系完达山的余脉，因村名而被称为街津山

街津口村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抱，西面紧临一衣带水的黑龙江（人们习惯称混同江）。

街津山围成一个半圆形，两端都伸入

（每方合四十五垧，

江中，形同一把靠椅：街津口村就座落在这三山一水所环抱的盆地里。盆地约有四十多方

每垧合十五亩），其中开垦的熟地约有四十多垧。盆地的土质不一，大

致说来是油沙土，但有的地方夹杂着黄土，村北的土质即如此；而村南、村东的黑土层下却

是白浆土。街津口村的北山可以说是本村屏障，山的西端突然沉到江中，形成了怪石峥嵘，

寸草不生的峭壁。山下江水湍急，形成漩流，回涡向东北方向咆哮奔泄。江中有一馒头形的

怪石屹立，与北山只有一线山路相通，江水泛滥时，与北山隔开，又如孤岛。它就是有名的

“钓鱼台”，是本村渔民们用“甩钩”钓鱼的得天独厚地方。钓鱼台上既无树木，又不生青

草，人们站在突出江心的秃兀峭壁上垂钓，脚下是翻滚的江水滔滔汹涌流向东北方，胜似诗

情画意。

、水獭、兔等野兽。野鸟有雁、野鸭、天鹅、丹顶鹤、鹭鸶、鹌鹑、

街津口村附近群山都为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树丛所复盖，柞、桦、杨、榆、柳、椴、楸、

黄波罗等树交错丛生。野果之类的山丁子、稠李子、山里红、山梨、山葡萄、山核桃、榛子

等，都成了赫哲人从这个天然果园中取之不尽的硕果。不仅这座连绵重叠的群山，为赫哲人

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而且在那一望无垠的密林和灌木丛中栖息着貉、獾、貂、狐狸、熊、狍

子、狼、野猪、鹿、

翡翠、鹰、野雉等珍禽。各种菌类如木耳、榆蘑、桦蘑、榛蘑、黄蘑、花脸蘑、猴头蘑等都

很贵重。这些天然景色和物产，使街津口村点缀成一年变幻多样，很是壮观。春夏之际江岸

柳绿，山峦中映山红花盛开，黄花菜、野百合、芍药争芳斗艳，鸟语花香；秋天风微晴朗，

兰天碧水等相映，水天一色，群山又换上了新装，随着气候变迁的各种树叶，呈现金黄、正

红、雪白、水绿各种颜色，周围是一块瑰丽的大地，而在这幅图案的正中，就是屋舍俨然、

除街津山外，本村周围还有许多大 这两座山也

炊烟袅袅的街津口村；冬季，江河山野变成一望无际白茫茫的世界，可谓景色宜人

，街津口村东面有二吉利山和额图山

是以其附近之村庄名而相互得名。街津口村南面是老道沟，两地相距二十华里；寒葱沟在本

村正南，相距十五华里。距寒葱沟东南二十华里至青龙山，从青龙山向南走一百余里是石砬

子山，这个广阔的原野，当地人们称它是北大荒平原。

山河发源于街津口村的东山；

黑龙江在街津口村的北山后向东北奔流，它是街津口村水路交通的航道。此外，街津口

村附近还有两条较大的河流，就是莲花河和山河。莲花河在街津口村的西南方向，其上游为

莲花泡，因生长莲花而得名。莲花河又分为两股水系：东股至青龙山，西股经二十五米桥至

石家柈子（劈柴）场，涨水时可行船至富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街津口村既为

秋

、

潺的清泉而成其山河。山河长约十华里，流经街津口村北，人们利用此天然水流灌溉稻田。

山河与莲花河在街津口村西面汇合而成街津口河。此河流向北方一华里注入黑龙江；街津口

村之名即以此河名而得名。

钟仅流

街津口村附近的江岔子也较多，小河通几乎密似蛛网，错综复杂

公尺，因而形成了许多小块沼泽地或积水泡子，当地人称

筏甸子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河水流速小，几乎等于死水；冬季冰封以后，尘土杂草随风飘

至冰上：春季解冻后，尘土与杂草搅在一起，时间久了结成一层土皮，草籽落其上长出茅

草。尘土年年复其上，草根年年腐烂。如此年代久远，尘土越积越厚，茅草越来越茂盛，形

成草长苔封，从表面看是茂密的青草。其间夹杂着枯草和烂根；而在其底层，却是久不见天

日的泥水和红色泥浆，其中含有毒质。“漂筏甸子”即如此形成的。

环水绕，对外交通很不便利。解放前，水路交通工具主要靠人力划行木

船；陆路只能在高山峻岭中选择羊肠小道穿行。冬季大雪封山时，一切来往和运输工具，完

全依靠驰骋在黑龙江和莲花河的冰道、雪地上的爬犁（雪橇）。解放后，这里的交通主要利

用水路的木船和定期航行的轮船。从每年四月末开江解冻至十月末流冰排的结冰期，约六个

月时间，每隔四天有一次客轮来往航行，上游可至佳木斯，下游可达抚远、饶河、虎头。今

年，街津口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又贷款购置一只小汽船，除为渔业生产交通工具外，遇有紧急

或重要事情也可做交通运输之用。自“八五六”农场建立后，街津口村是农场对外往来必经

之路，农场汽车经常经过该村从黑龙江或莲花河到同江乡或下游地方，给街津口村人们外出

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

霜降前后开始落街津口村地处祖国东北边陲，气候比较寒冷，九月中旬就出现霜冻

雪，江边也出现薄冰，十一月初封江，呈现冰封大地，雪盖林海景色

街津口村的冰冻期较长，四月末解冻，草木开始萌芽，立夏到来，农民抓紧时机播种。

主要作物有苞米、高粱、大豆、谷子、水稻、小豆和绿豆等，以大豆、苞米、水稻为多。这

些农作物必须在“芒种”以前播完，俗语说“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如果过了芒种播种即

使种籽发芽，庄稼长出苗；但到“霜降”也被霜冻死或籽粒不成熟。园田种植各种蔬菜，每

户人家房前屋后的栅栏内，都栽种一些土豆、窝瓜、扁豆、白菜、黄瓜、辣椒、芹菜、茄

子、大头菜和叶烟等园艺作物。

可称为四季风这里的风向是：春天多刮西北风，刮西南风时为少。夏天风向不定，

天刮东风和西北风为多。冬季刮西北风和东北风为多。

七两个月份，平时雨量适中 所以这里农民说：“这

滥，出了小苗就可保住八成年”。说明这里气候适合农作物成长

街津口村的雨量每年多集中在六、

里种庄稼，只要江水不泛

计有：

鳇、 鲫、赶条、怀头、鸭嘴鱼、白鱼、哲罗、发罗、葫罗、雅罗、同罗

街津口村附近的江河如蜘蛛网之密，沼泽、水泡星罗棋布，各种鱼类自源丰富

鲂、鳜、鲇、鲤、

年街津口村农业

捕鲫鱼十二万斤。在莲花河口富锦国营水产公司的

鲫花、鳊花，还有名贵的“大玛哈”（鲑）鱼。这些鱼出产量也较大，

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发现一水泡子，从其

年予计产鱼二十万斤鱼亮子里，

也较多，目前在勘探中，这里附近山中还发现了铁矿石，尚待开发的矿藏资

河水流速很慢，每秒

漂筏甸子”。形成漂



第二部分　　历史沿革

一、解放前情况

（一）“哈拉莫昆”的氏族制度

尤其与外民族交错杂居的赫哲人中

“哈拉莫昆”是赫哲人的氏族组织，管理本民族内部各氏族中的事宜。赫哲族被清朝大

批编入八旗后，一切事务逐渐改由八旗衙门管理，大部分地区赫哲族的氏族组织已消失；但

少数人中“哈拉莫昆”继续存在到民国初年仍起着作用

的氏族制度，早在五十年前，即清朝末年已失去其作用

氏族长

“哈拉”和“莫昆”原有两种含义，“哈拉”女真语为“姓”也是氏族；“哈拉达”是

“莫昆”为“家”，也是家族；“莫昆达”是家族长。一个“哈拉”，可以有许多

属一个“哈拉”。也如同将“哈拉莫昆”一词连结一起的人“莫昆”；但一个“莫昆”只能

又如

所说，“哈拉莫昆”是由同姓的各家组成；但虽是同姓，不一定是同一个“哈拉莫昆”的

人。往往由于人口的日益繁衍和迁徙无常，从旧家族中派生出来许多新家族，所以“莫昆”

的数目不断增加；但它必须属于原来的“哈拉”。一个“哈拉”有十户、八户不等，有的户

数还会多一些，如街津口村毕长顺的“哈拉”即由毕长顺、毕清福、毕传福、毕正来等八家

组成。毕清福是“哈拉达” 嘎尔当屯的尤文林家，其一姓就有二十余家组成一个“哈

拉”。

他们认为“哈拉达”也有人说，“哈拉莫昆”一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不能分割开来

应该如何理解

就是“莫昆达”，“莫昆达”也就是“哈拉达”，“哈拉”和“莫昆”没有区别。现在赫哲

人也是不把“哈拉莫昆”分开的，将这四个字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来用

上面这两种分歧呢？估计有可能是这样：氏族组织最初期，“哈拉”和“莫昆”是有明显区

别的；“哈拉达”和“莫昆达”各有其不同的职能。但后来，随着赫哲族生产力不断发展，

生产、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氏族组织职能逐渐缩小，而家族的作用逐渐增加，并在

如此发展到一定程度，氏族作为一个组织来讲，所剩下的只

但由于“哈拉”这是其残余了；而家族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逐渐代替了氏族组织的职能

所以现在人们称呼的“哈拉莫昆”，实际上

个名词还深刻地留在人们的心中，因而人们称家族时，不只是提“莫昆”，而在“莫昆”之

前又冠上了“哈拉”二字，成“哈拉莫昆”了

只是以前的家族，而不是原始的氏族。当然，还必须说明一点，这种看法还只是我们的估

计，并不是肯定的论断

但吴连升等人却说，一个达

一个姓有一名“哈拉莫昆达”；但一个村中往往有几个家族，这样就有几名“哈拉莫昆

。有关村中的大事，就由几名“哈拉莫昆达”共同研究解决



这可能是“哈拉村中只有一个“哈拉莫昆”，“哈拉莫昆达”如同村长那样管理全村事宜

莫昆”的职能逐渐消失，“哈拉莫昆达”的职权逐渐为村长的职能所代替。

“哈拉莫昆”的首领是“哈拉莫昆达”。关于“哈拉莫昆达”的人选问题，我们听到了

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何长有说：“哈拉莫昆达”是选出来的，选举有才干、有威望，

办事公正的人担当。第二种说法是：老“哈拉莫昆达”死后，他的儿子可以继任；除非他的

儿子实在没有本领，干不了的时候，才能另选他人。看来，这种办法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世

袭制。第三种说法更直接一些，毕长顺说：凡是“哈拉莫昆达”都是上级委派的。这三种说

法实际上是由选举到世袭，直至上级委派，是氏族长产生发展的连续过程。只是地区不同，

发展有先有后，都经历过这三个阶段。历史传说，它可铺正典籍记载之不足，并且这三种不

同的传说，综合一起，也符合氏族组织发展规律的。

“哈拉莫昆”内部有许多不成文的法规，如同纽带一样，维系着全体氏族成员构成一个

统一的整体。本氏族内部一切大小事情均由本“哈拉莫昆”内部解决。如果事情重大，也可

邀请其他“哈拉莫昆”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大家

的代表参加。事情非到万不可解时，决不诉诸官府，一般事情如此，

人命案件也不例外。譬如有一年冬天，毕姓“哈拉莫昆”成员毕铁福，入山狩猎时，误将其

叔父用枪打死。事情发生后，“哈拉莫昆达”毕清福召集全体“哈拉莫昆”成员议事大会，

讨论如何处置，并请其他“哈拉莫昆”的人参加，发表意见

一致同意决定，对毕铁福加以处罚，并责承他埋葬死者，方才了事。如果两个“哈拉莫昆”

的成员发生纠纷或吵架之事，可由双方的“哈拉莫昆达”根据大家意见商量解决。

如有人偷盗或“哈拉莫昆达”管理本氏族内部的生产、生活、婚姻、丧葬等各项事宜

犯法之事，他根据其错误轻重，影响大小，分别给以口头责备或打板子的处罚。赫哲族风

俗：“哈拉莫昆”内部成员不能通婚；但同姓而不是同一个“哈拉莫昆”的人可以通婚。男娶

女嫁都必须取得“哈拉莫昆达”的同意；如果“哈拉莫昆达”反对，这门亲事也只好作罢

老年人逝世后，本“哈拉莫昆”的全体晚辈人们都必须披麻戴孝。出门在外的人，闻讯

后，也必须在出殡前赶回，如果逾期归来，就要根据族规打十五至二十板子。但尤海山说：

”

“来晚了，赶不上丧期，也不受长辈人的责备；因为只要回来了，就比不回来还好。但如果

明明知道长辈人逝世，而晚辈人不返回参加丧葬，就一定要受到老年长辈人的严厉责备

“哈拉莫昆”内部成员都是平等的，“哈拉莫昆达”也没有什么特殊权利。依赫哲人早

年的习惯，很久未见面的两个人，一旦见面时，晚辈人要向长辈人磕头。遇到这种情况，

“哈拉莫昆达”也不例外。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哈拉莫昆”的情况，可能是些“哈拉莫昆”残存部分。其更多的氏

族组织系统和组织职能是很难恢复原貌的。所了解的氏族习惯法，也只能是其原有习惯法的

一小部分；其大部分早已废除或者忘记了。以上两点，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清朝初期赫哲族被征服，陆续编入旗制，但大批编入八旗的年代则是赫哲族四大氏族

（二）清朝 、民国时期

清朝时期



十三年即 年。这是《吉林通志》卷 职官志》中，引自

葛依克勒、胡什哈哩、卢耶勒、舒穆录被编入正黄旗、正白旗、镶黄旗、正红旗的康熙王

清实录》的记载。当时以此

四大氏族的“哈拉达”和“噶珊达”任世管佐领的。赫哲族编入旗制后，称“伊彻（新）

满洲”。图斯克、尼尔伯等地赫哲族属于正黄旗。富锦、嘎尔当、大屯一带属于正白旗。蒙

古力、苏苏屯、万里霍通、哈库玛等地属于镶黄旗。同江乡以下直至抚远均属于正红旗。这

里须说明的是原调查报告即《赫哲族调查材料之三》（铅印本）中记载赫哲族“清光绪初年

被编入八旗”，此时间不确切，应以《吉林通志》的记载时间为准。

雍正十年又一次将嘎尔当等地赫哲族编入八旗。赫哲族被编入八旗之后，一切大小事务

均由旗衙门管理，“哈拉莫昆”的氏族组织职能基本失去作用。嘎尔当屯设立旗衙门，其首

领为协领，既带兵又管理民政，是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协领又称“嘎尔当”亦称“嘎尔达”

后来以此官职名作为旗衙门所在的地方名称。可见，嘎尔当屯设协领之前是另有屯名的。协

领之下设牛录章京，又称“佳仁”或“瞻仁”，是带兵的武官。牛录章京下辖“哈番”，如

街津口村的杨哈番、傅哈番、图斯克的银哈番，大屯的张哈番等。“哈番”之下有“领催”

又称“拨什库”。“拨什库”之下到民国初年即设“十户长”亦称“十家长”，是地方政权

最基层的负责人。从旗制建立后，严格禁止赫哲族随意搬家，其目的是防止此旗人移入彼

旗，彼旗人移入此旗，造成旗属、人丁上的混乱，也便于从赫哲族中抽调旗兵。

按照定例，每个赫哲族成年男人都有为清朝当兵的义务，每年春秋两季，要抽调赫哲族

一百名青壮年，到嘎尔当协领衙门受一个月的军训。在受训期间，还要负担挑水、砍柴等各种

劳役。清朝末期被编旗的赫哲族兵丁，使用的武器有火绳枪、洋炮枪；“别拉弹克”枪是极

少数。每名兵丁月饷十二两白银，但“佛（旧）满洲”旗兵，每月饷二十四两白银。从清朝

政府对赫哲族旗兵所采取的措施看，一方面，不是与“佛（旧）满洲”同等相待，存有歧视

轻蔑，另方面，却欺骗、利用为统治者服务。

每

清朝末期，满族统治阶级企图收拢、利用赫哲族，给入旗制的人发放一部分荒地，使之

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不能随意迁徙。每一名赫哲族兵丁发给十四垧三亩的“随缺地”

的“份地”。此外，还鼓励赫哲人自己开垦荒地；并宣户赫哲族均可领到一方（四十五

布赫哲族在这种土地上的收入均不缴纳租税。但不论“随缺地”或是“份地”，都是生荒

地，要想产粮食，就必须垦殖成熟地；而赫哲族是以渔猎为生，此时，不善于甚至不会经营

农业，根本无能力开垦荒地。所以清朝统治者企图使赫哲族弃渔猎而务农的措施成了泡影。

这些在赫哲人名下占有的土地，后来有的荒芜废弃；一部分至民国初年，出卖给移民团。

、民国时期

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帝王的压迫统治，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结果。

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被取消，赫哲族的“哈拉莫昆”氏族组织及其职能逐渐失去作用。街津口

村属于同江县衙门管辖，村内驻有区官是巡官，均为县衙门委派的汉族担任。

对汉族、赫哲族用同样的管理方法

区官是地方政权的首领；原驻扎街津口村，后因这里小道荒芜，村容萧条，区公所迁至

二屯。区官以下是百家长，相当以后的保长，也均为汉族充任。百家长以下还有十家长，分

别管理各户居民



（ 三 ） 日 伪 统 治 时 期

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各族人民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之下。街

年日伪强制

长。

后来，

是极其悲惨的。

津口村被日占领，日本军队在北山修筑了许多碉堡和通往青龙山的盘山公路，并驻有二百多

名守备队和一队汉奸警察队。很明显，在这样偏僻的乡村，驻扎如此之多的军队和警察，既是

针对苏联，又是镇压各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反动举措。日伪统治街津口村达十四年之久，赫哲

族人民同其它各族人民同样遭受奴役

屯长直接管理居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街津口村后，百家长改为屯长长。

口村址

各地散居的居民并村，街津口村是一个集中区，屯长改为管理这个集中区的负责人称部落

并村之前，旧街津 座落在北山坡上，后靠街津山，前临山河，位置蔚然锦绣，但

故在并村时，日伪强迫居民移至山下平原地方，即现在街津口村址居住不利于日伪统治，

上山，围墙只留

日伪规定村庄形状是：南北四排房屋，每条房的前面为一条街道，以第二街道为主，还有一

条南北大街横贯中央，使四条街道的东西路各成十字形。村子四周修起围墙。日伪规定：村

中所有劳动力、牲畜和车辆都必须出工完成围墙土方任务。为了防止居民

西

西、北两个门：北门座落在南北大街的尽北头，出北门经过山河桥不远，便是北山坡驻守的

守备队，如果发生事端，日本守备队即时来到村中。所以北门是专为日本守备队设置的

门面对黑龙江，是街津口村对外往来的唯一通道。围墙四角各设炮台，每晚间强迫居民站岗

放哨，严加防范。

年末日本帝国主义对汉族和赫哲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防止赫哲人与苏联来往，于

至翌年初，强迫赫哲人离开渔猎富饶的江岸，迁到沼泽地区的一、二、三部落。赫哲族离开

自己所熟悉的乡土，扔下其相依为命的网、船、钩、叉等渔具，只带着零星的生活用品，扶

草丛生，荆棘遍野，茫茫草原的深山密林老携幼来到令人诅咒的地方。这三个部落都是荒

猎业生产也无法进行了。于是到百余里外的同江乡和勤得利村买粮，背回部落

赫哲人经历千辛万苦，披荆斩棘，建立新村。最初，日本帝国主义还配给少许发霉的粮食，

但以后却连这样发霉的粮食也不配给了。赫哲人只有依靠日伪发给的每户一支枪和四十发子

弹，猎取野兽为生。由于做为生活主要来源的狩猎生产不稳定，加之，子弹打光不予补

发，

绑票（即被绑架），只剩一家商号迁至同 江

的各机关也陆续迁往其它村屯。

商，有振太隆、合太公及同茂盛三家商号，并有旅店等

街津口村有一个警察小队驻防，警官的头目人就是巡官，他负责处理民事纠纷，并对区

官进行监督。

民国初年，街津口村正值渔猎业生产发展，交易较发达的“鼎盛时期”。汉、赫哲族居

民共有三十多户人家，分别以捕鱼、狩猎、烧木炭、打木柈子（劈柴）和务农为生。俄国轮

船来往于街津口村的黑龙江上，以土产、山货以物易物的民间商业发展起来。还出现了座

因而县衙门在街津口村设有财务

处、募税局和统税局等机关。募税局是管理木柈子（劈柴）、鱼和毛皮交易之事；一个柈子

要交一元钱税金，每百斤鱼交七角钱的税金。统税局是管理油、盐和酒等税收的机关，交易

任何物品的均须交税。后来，街津口村附近土匪横行，三家座商有的失火遭灾；有的被土匪

县衙门驻地，街津口村从此一蹶不振。驻在村中



片盖在身

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允许到外地换粮、买粮，赫哲人只有吃柳蒿芽、汲汲菜、鹭 蛋维持生

活。这些只有夏、秋天能得到；但至冬天只有吃“冬青”（生在杨、榆树上的菌枝）。无衣

服穿，日伪配给少量“更生布”，穿着不久即破，很不耐用。许多成年姑娘无衣服可穿。夜

间无被褥和枕席，只有多烧木柴，将火炕烧暖，浑身滚着睡眠。较好的人家，也只有用麻袋

御寒，以枯干的草根团“塔头”做枕头入眠。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患病时只有等

死亡。在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统治迫害下，三个部落死亡人数如同“人口分布表”中所

列举数之多。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对赫哲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迫害，不屈不挠的赫哲族人民采取各种

方式英勇斗争

赫哲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参加了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并且在街津口村及其附

近各族人民组织了黑枪会，与入侵者英勇斗争。黑枪会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的抗日自卫组

织，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入会者拜佛求神，不吃荤，不喝茶，吃饭时要到院子里拜太

阳等等。据说黑枪会最早出现于团山子（现在的饶河镇），一个姓朱的把头为首领，集合了四

后来，驻守在街十余人。他们手使扎枪，传说能避枪弹，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者和土匪

津口

据说黑枪会在街津口村驻防时纪律很好，不抢不夺，社会秩序比以前平静

村的东北军“陆团”，把黑枪会请来，这里的黑枪会才大为发展起来。不仅汉族参加了

这个抗日的宗教迷信组织，一些有民族气节，不甘心受日本侵略者压榨迫害的赫哲族人民也

参加了该组织。

了。但时间不久，东北军“陆团”投降了日本侵略者，于是黑枪会移驻同江乡。有一次，黑

枪会在头屯与土匪作战，土匪被打败了。在黑枪会追击土匪时，与日本侵略武装发生遭遇

战。黑枪会虽然前仆后继，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但终究是封建迷信、会道门之类，无战斗

力，又无精良武器，以致死伤二十余人后败退下来，从此溃散。由此看出，汉族和赫哲族人

民在日本侵略者侵犯我国领土，威胁中华民族的安全时，能够同仇敌忾，团结抗日。

酷迫害，寅夜

赫哲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街津口村的老户梁才一家七口人，

因不忍受日伪的奴役，乘船渡江投奔苏联。尤林枝的姐姐和姐夫也不堪日伪残

之间划船渡江去苏联。由于赫哲人均沿江居住，每户有船并可随时划行，在日伪控制过江疏

漏之机，乘其不备渡江之人时有发生。仅以额图为例，先后渡江北去者即有八户之多。

机可乘，便予以赫哲族被迫迁至二部落的人，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只要有反侵略时

痛击。 年有一日本军官携带家属，途经三部落，赫哲族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便

集众下山，将其歼灭。当不利于直接对抗，不能全歼敌人时，也想尽办法给敌人以有力地打

击， 年秋一队日本侵略军途经三部落，奔向青龙山，欲找赫哲人做响导。赫哲人见敌人

队伍很多，难以下手聚歼，但又不甘心给敌人带路，便都逃至深山中。日本侵略军无法，只

好盲目穿行迷途，困在深山里。不久，这伙敌军被苏军俘获。

总之，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踏上我国领土之日起开始了对赫哲族人民压迫、奴

役统治，这一时期也是赫哲族同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并肩不懈，艰苦抗敌，争取民族独立斗

争和解放的过程。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

北全境，赫哲族人民才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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